黎子彥　

東門行

第一個惡夢


打開那重甸甸的實心木門,媽媽在廚房裏炒白菜,我脫下那破舊的裇衫，放下書包，脫掉襪子，「呼！」，「累透了！」倒在床，上竟自沉沉睡去．．．．．．


「這還不是我的？老張千算萬算，也料不到我有這後著吧？他的公司被我吃定了！哈哈！哈哈！」握緊拳頭，如希特拉打敗了美國人一様，歇斯底里般叫囂，面對著身前的報價牌，興奮莫名。「秘書！快！給我備車，我要到老張的公司羞辱他一番，以泄我心頭之氣！」秘書卻低聲地，帶點懦怯的道：「陳先生．．．．．．你的．．．．．．你保鏢今天都罷工呢．．．．．．他們不滿意．．．．．．你的待遇．．．．．」「也罷，且看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！」

剛踏出樓高一百五十七層的辦公室，步向停在軒尼詩道側的黑色轎車，卻眼看到今天的司機換了人，陳先生也不理會，一股坐在寛的坐位上。「喂！你要駛往哪裏？我要到中環啊！」司機亮出一枝減聲手槍，冷冷的道：「別──作──聲！戴上旁邊眼罩！」陳先生只嚇得滿身是汗，只得依從。

「甚麼？還沒有把錢匯過來？你們幹甚麼的？你們是珠寶商，有的是錢！」綁匪「呯」的一聲掛了你。「別管了，幹掉他！免得礙手礙腳！」陳生先迷迷糊糊中只聽得綁匪大聲呼喝，卻見另一名綁匪從懷中裏掏出一枝手槍．．．．．．


「嚓──」裝上滅聲器的聲音。


「咔嚓──」是子彈上膛的聲音。


「不．．．．．．！我答應給你兩倍！不．．．．．．十倍！」


「咻──」是手槍發射聲音。

「呯──」是重物倒地的聲音。


醒來，卻見弟弟也倒在床上小睡，媽媽正在炒菜心，「咔嚓──」木門打開，爸大聲道：「快！收拾東西，我們回鄉下探望嫲嫲，匆收拾衣物吧！」弟弟朦朦朧朧步１出睡房，問這問那。

第二個惡夢


我在鍵盤上的㗳的㗳打文件，卻見陳先生如希特拉打敗了美國人一樣，歇斯底里的叫囂。「快，給我備車！我要到老張的公司羞辱他一番！以泄我心頭之氣！」我低聲地、帶點懦怯的道：「陳先生．．．．．．你的．．．．．．你的保鏢今天罷工了．．．．．．他們不滿意．．．．．．你的待遇．．．．．．」「也罷！且看誰．．．．．．」陳先生步入電梯。

下年五時，陳先生出乎意料地沒有回到辦公室，下班後，我到菜市場精挑細選，買了兩個小白菜。回到家中，打開米缸，這才想起缸中的米已經見底了，心裏也不擔心，反正每日月未也是如此，家中的收入僅僅足夠，遇上兩個兒子繳交書簿雜費，還要先由校方墊支．．．．．．

大兒子和小兒子回到家後便倒在床，自己何嘗不知道他們心中所想？只盼他倆長大後終能成材。


「咔嚓──」木門打開，丈夫卻大聲道：「快！收拾東西．．．．．．．」
第三個惡夢


「人窮志不窮。」我翻開課本，總會不自覺地看看書內頁，左下角的一行蠅頭小字，默默為自己打氣。


「窮小子！看你這身校服，又殘又硬，定是你哥的了！」我咬咬牙，真想把他一拳打倒在地，上再用力的踏上兩腳，打得他求饒為止。但打倒他一個，卻打不倒人人心目中對包裹在殘舊校服中窮小子的鄙視，我心中暗暗立忖，窮小子要以知識改變命運。

第五個惡夢


這樣的日子實在過不了，也捱一，去家中兩名兒子，都在求學階段，實在不忍心要他們外出工作幫補家計。何況自己少時輟學，豈忍心自己兒子走自兒的舊路？家鄉的老媽又患重病，醫藥費倒令自己頭不堪，姐姐又嗜賭成癮下數百萬債款，雖是罪無可恕，卻不忍心見死不救。「既然幹地盤散工的收入不能應付家中龐大開支，何不放手一摶呢？但倘若事敗，恐怕這生都要在監獄中渡過了，再也見不了兒子．．．．．．」我心中掙扎不已，思前想後，決定鋌而走險。只此一次，事成後金盤洗手。

「他上了車嗎？好！快把他押往元朗！」我只希望不要出了亂子才好。


只此一次，下不違例。

我默默地打量被蒙上眼罩的珠寶富商陳先生，也命兄弟不斷檢查瑞士銀行賬戶，只要贖金匯到戶口，我立時接走家人。免得受我牽連。

「甚麼？還沒有把錢匯過來？你們幹甚麼的？你們是珠寶商，有的是錢！」我「呯」一聲掛了，心中暗暗思忖，「別管了，幹掉他，免得礙手礙腳！」

「嚓──」裝上滅聲器的聲音。


「咔嚓──」是子彈上膛的聲音。


「咻──」是手槍發射聲音。


「呯──」是重物倒地的聲音。


「咔嚓──」我焦急的打開木門，吩咐兒子：「快！收拾東西．．．．．．」


耳只聽得身後傳來密集腳步聲。一人大聲喝道：「別動！香港警察！」
